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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至今的研究，普遍认为有关汉译圣经的最早版本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马士

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的译本。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

于 1810 年根据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的汉译手稿，在中国完成了使徒

行传的翻译。与此同期（1810年），马士曼和拉沙在印度完成了马可福音的汉译本并以出版。但是，
根据T. H. Darlow & H. F. Moule 1963的记载，拉沙在1805年已经单独翻译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

部分，并在1807年完成了全部马太福音的翻译 1）。这些有关拉沙的翻译至今尚未被发现，有关其详

细内容也都未知。
作者于伦敦调查之际，发现了这本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的手稿《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

（1807）。拉沙的译本不同于马礼逊的译本，马礼逊是参照了白日升译本，但拉沙的译本是完全在没

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汉译本的状态下，独自探究翻译而成的。如何将代表西洋文化的圣经中词汇及语

句汉语化，若要考察此过程，拉沙的译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拉沙的译本在印度赛兰坡已于 1807 年 5 月 4 日之前完成 2）。此后，通过大英浸信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 1766-1815）赠予了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

主教，并藏于大主教伦敦的宫邸兰柏宫内的图书馆（Lambeth Palace Library）。本稿意在通过对拉沙

本人、翻译背景及其翻译底本的考察，从而建立对拉沙译本的词汇及文体等各项内容具体研究的基

础。

关键词

拉沙、新教第一批汉译圣经、印度赛兰坡、底本

1. 汉译者拉沙与圣经汉译的背景

新教最早的汉译者拉沙的有关资料很少，不明之处颇多。拉沙（Johannes Lassar）本人并非宣

教士，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基督徒，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小熟悉中国话。亚美尼亚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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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世界贸易为业，依此，作为亚美尼亚人的拉沙出生于澳门也就不是特别之事了。后来，他离开

生养他的澳门到了广东，他的汉语能力在那里又得到了磨练，也曾做过葡萄牙人的翻译，甚至以葡

萄牙人翻译的身份前往北京的朝廷。但拉沙23岁时，倾心于商业贸易，24岁时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

（Calcutta）进行红茶贸易，却因茶叶的价格暴跌遭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又有一个从商贸业转行到汉

语教师的机会。当时，加尔各答当地要办一所College of Fort William（威廉堡学院），欲以450英镑

的年薪应聘拉沙，却又因办校规模缩小而取消了对他应聘的预定。然而就在此时，大英浸信会宣教

士布坎南看到学院汉语教育课程无法成立，又痛感汉译圣经的非常之需要，因此决定把拉沙叫到位

于距加尔各答北方20公里的赛兰坡（Serampore），请他来翻译圣经，并支付拉沙同等与学院中文教

师的报酬，年薪450英镑，相当于月薪300卢比。于是拉沙在1804年9月翻译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

一部分，1807年完成了马太福音汉译本的手稿《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并于 1808年印刷刊行。拉

沙是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不只限于亚美尼亚语，汉语、葡萄牙语他都很精通，也晓得英语，
所以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他除了参考亚美尼亚语译本以外，也有参照英文译本 3）。

另外，拉沙不只是翻译圣经，他也教汉语。大英浸信会的宣教士马士曼也曾在1806年师从拉沙

学习汉语。后来，1810年马士曼和拉沙一起，以格里斯巴赫（Griesbach）希腊语文本为基础校订了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汉译。然后他们于1813年翻译了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并于1816年完成了

新约圣经的汉译本。1822年，马士曼和拉沙一起完成了新旧约圣经的汉译本。

2. 拉沙之译本《嘉音遵 菩薩之語》
受雇于布坎南的拉沙于 1807 年完成的这本马太福音译本《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现今只在英

国的兰柏宫图书馆发现有藏。书名应该是直接从英文钦定版翻译而来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The Gospel”是 “嘉音 ”、“According to”是 ”遵 ”、“Matthew”是 “𡂼 ”、“St.”是 “菩萨 ”，这

些词汇都一一对应，但是 “嘉音遵𡂼 菩薩 ”作为汉语语句不完全，因此有必要加了后缀 “之语 ”。
这本手稿是西式精装本，长29.5cm×宽19.5cm，全部是拉沙的手写而成 4）。有章、节的区分，章

是用 “第～篇 ”来表示，节是用汉字的数字加圈来表示。整部手稿是以墨写而成，但其中个别之处也

有修改之痕迹，它是先以铅笔在修改之处的旁边轻写，在以墨笔重写。字体的大小约小二号（20pt），
每页是 20字× 6行，约 120字。每页的序号用铅笔在右页的右上角标志，虽然是西式装本，但却用

的是线装本的页码标志方式。
由拉沙翻译的《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后经布坎南之手被献于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 5）

兰柏宫内的图书馆（Lambeth Palace Library）。布坎南是大英浸信会的宣教士，并非英国国教会的成

员。由于教派的不同，有可能此版本的手稿也被赠与其他的组织。这本书稿的扉页之前，有赠寄者

布坎南的手写寄语，如下。这一页的右上角有铅笔标记的罗马数字 “i”的页码。

To

His Grace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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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Lambeth Library;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

——
Calcutta; May 4th 1807

C. Buchanan

正如 “Be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的记载，1804年拉沙所完成汉译

圣经只有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而1807年的《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则是第一本马太福音全

卷的汉译本。

3. 关于拉沙汉译的底本

如先前所述，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拉沙，很有可能是参考了亚美尼亚语圣经和英译版圣经来进

行汉译圣经的翻译的。此时，拉沙也有可能采用了宣教士的圣经理解，所以本稿也将对照新约圣经

的原文希腊语文本进行考察。此处首先对拉沙做汉译圣经时期所流行的希腊语文本、英译文本及亚

美尼亚语文本进行考察。

3.1. 希腊语文本和英文文本

拉沙进行汉译圣经的19世纪初，广为使用的希腊语文本，能估计到的是曾在1611年作为英语钦

定本（King James Version）底本的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公认文本是以 1516 年由伊斯拉谟

（Desiderius Erasmus）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文本为起始，英文钦定本的底本则是斯蒂芬纳斯（Robert 

Stephanus）第 4版和伯撒（Theodore Beza）手写本、埃尔泽维尔（Elzevir）版的混合 6）。还有一个

可以考虑到的可能性，是格里斯巴赫校订的希腊语文本。这个文本也是马士曼和拉沙在1810年一起

校对完成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时所使用的文本 7）。格里斯巴赫是德国的圣经学者，他将自己的研究

结果融入了希腊语文本的校订之中，这就成了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这一文本的最早版本是1775-

1777年在德国的哈雷（Halle）出版的版本。
故，本稿考察的对象集中在希腊语的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以及英文译本。并对拉沙也参

考使用的亚美尼亚语译本试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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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

圣经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是在公元 5 世纪，由希腊语并一部分叙利亚语翻译而成。据说是梅斯

罗普（Mesrop, 439年没）在萨哈库（Catholicos Sahak, 390-439）的帮助下从希腊语文本翻译而来的

文本，并萨哈库从叙利亚语翻译过来文本混合而成。现存最老的版本是 887 年完成的四福音的手写

本。到了17世纪，手写本已经不能供应人们的需要，于是1662年亚美尼亚的司教会议决定使用欧洲

的印刷技术来出版刊行亚美尼亚语圣经。然后，他们向法国提出申请，但当时天主教会拒绝了这一

请求，于是 1666年由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刊行。之后 1688年和 1698年继续由阿姆斯特丹再次出

版刊行，再后来也出版于威尼斯。本稿所使用的亚美尼亚语圣经是1820年在威尼斯出版的版本。
下文将对拉沙翻译马太福音时所参照的各底本 :亚美尼亚译本，英文钦定本、希腊语公认文本、

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明了其间各样的关系。

4. 拉沙译本的底本

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拉沙翻译马太福音的19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希腊语文本是公认文本

和格里斯巴赫文本，因此本文先将这两个文本中与拉沙的马太福音不同之处抽出，进行考察。

4.1. 本稿所考察的经文

马太福音希腊文本的公认文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不同之处共有29节经文。如下 ：

4:18、5:27、6:13－14、6:18、7:14、8:5、8:29、8:31、8:32、9:13、9:35、10:23、12:35、13:46、
14:22、14:25、15:8、16:8、16:20、18:35、19:17、20:22、20:23、20:26、21:30、25:13、26:60、27:35-

36、28:20

本稿以这29节经文为对象，来考察对比希腊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并1820年版的亚美尼

亚文本（此版本靠近1800年头拉沙翻译的马太福音汉译本）、以及英文钦定本。

4.2. 拉沙翻译的《嘉音遵 菩薩之語》的底本

拉沙的汉译文中与希腊文的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不同的这29节经文，再与亚美尼亚文本

和英文钦定本的对应经文比较之后，总结出5种类型。如下 ：

（1）汉译文与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一致

（2）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本、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

（3）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一致

（4）汉译文与希腊语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都不一致

（5）从汉译文无法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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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此5种类型逐一举例考察。

4.2.1. 汉译文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

拉沙的汉译文与希腊语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在这29节经文当中有15节，所占比

例最多，达52％。这15节经文是5:27、8:5、8:31、8:32、9:13、10:23、13:46、14:22、15:8、16:8、
19:17、21:30、25:13、26:60、28:20。

以下的例文中CA是古代亚美尼亚语、TR是希腊语公认文本、KJV是英文钦定本、GB是格里斯

巴赫希腊语文本。下划线处为作者所添付。

太8:5

CA: Եւ մրտեալ ’ի կափառնաում, մատեաւ առ նա Հարիւրապետ մի, աղաչէր զնա,

TR: Εἰσελθόντι δὲ τῷ Ἰησοῦ εἰς Καπερναούμ, προσῆλθεν αὐτῷ ἑκατόνταρχος παρακαλῶν αὐτὸν

KJV: And when Jesus was entered into Capernaum, there came unto him a centurion, beseeching him,

GB: Εἰςελθόντι δὲ αὐτῷ εἰς Καπερναούμ προσῆλθεν αὐτῷ ἑκατόνταρχος παρακαλῶν αὐτὸν,

 噫　進㗎啤唎喃之時百總于彼處來至哀求他

在这里拉沙的汉译文所翻译的 “噫 ”（耶稣），与公认文本的 “Ἰησοῦ”和英文钦定本的 “Jesus”是
一致的，但在亚美尼亚译本中却是 “մա”、格里斯巴赫文本中是 “αὐτῷ”，即相当于 “他 ”的代词。再举

一例 ：

太28:20

CA:  Ուսուցէք նց պաՀել զամենայն որ ինչ պատուիրեցի ձեզ. եւ աՀաւասիկ ես ը ձեզ եմ 

զամենայն աւուրս, մինչեւ ’ի կատարած աշխարՀի:

TR:  διδάσκοντες αὐτοὺς τηρεῖν πάντα ὅσα ἐνετειλάμην ὑμῖν· καὶ ἰδού, ἐγὼ μεθ' ὑμῶν εἰμι πάσας τὰς 

ἡμέρας ἕως τῆς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Ἀμήν

KJV: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lo, I am with you 

alway,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men.

GB:  διδάσκοντες αὐτοὺς τηρεῖν πάντα ὅσα ἐνετειλάμην ὑμῖν. καὶ ἰδού, ἐγὼ μεθ' ὑμῶν εἰμι πάσας τὰς 

ἡμέρας ἕως τῆς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而誨等爲作等事所以我命爾也而觀我則與爾恒矣致世之終啞　

这里拉沙的译文中最后加上了 “啞 ”（阿门）一词，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是一致的。但亚

美尼亚语译本中对应的与 “阿门 ” 对应的词 “ամէն”却没有，格里斯巴赫文本中对应的 “Ἀμήν”（阿门）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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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拉沙译文中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要么是出自于公认文本，要么是

出自于英文钦定本，拉沙本人不懂希腊文，所以推测应该是出自于英文钦定本。这里所用的例文，
在圣经翻译中都是明了简单的内容，在汉译文完成后再去修正的可能性很低。

4.2.2. 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文、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译文一致

拉沙的汉译文中与亚美尼亚译文、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译文一致的经文有 太 4:18、6:13-14、
6:18、8:29、9:35、12:35、14:25、18:35、27:35-36，共9节。占全体的31%，位居第二。

例文如下 ：

太6:13-14

CA:  Եւ մի՛ տանիր զմեզ ’ի փորձուի. այլ փրկեա զմեզ ’ի չարէն. զի քո է արքայուի եւ զօրուի եւ 

փառք յաւիտեանս ամէն: Զի եԹէ Թողուցուք մարդկան զյանցանս նց, Թողցէ եւ ձեզ Հայրն 

ձեր երկնաւոր: 

TR:  καὶ μὴ εἰσενέγκῃς ἡμᾶς εἰς πειρασμόν, ἀλλὰ ῥῦσαι ἡμᾶς ἀπὸ τοῦ πονηροῦ ὅτι σοῦ ἐστιν ἡ βασιλεία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καὶ ἡ δόξα εἰς τοῦς αἰῶνας ἀμήν Ἐὰν γὰρ ἀφῆτε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τὰ παραπτώματα 

αὐτῶν ἀφήσει καὶ ὑμῖν ὁ πατὴρ ὑμῶν ὁ οὐράνιος·

KJV: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For if ye forgive men their trespasses, your heavenly Father will 

also forgive you:

GB:  καὶ μὴ εἰςενέγκῃς ἡμᾶς εἰς πειρασμόν, ἀλλὰ ῥῦσαι ἡμᾶς ἀπὸ τοῦ πονηροῦ. ἐὰν γὰρ ἀφῆτε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τὰ παραπτώματα αὐτῶν, ἀφήσει καὶ ὑμῖν ὁ πατὴρ ὑμῶν ὁ οὐράνιος·

  而不可由我等爲邪色然救我等于匪事緣是爾之王都兼權柄兼爾之威名于窮世也啞　苐爾恕

人之罪者爾天上之父亦必恕爾也

这里拉沙译文 “緣是爾之王都兼權柄兼爾之威名于窮世也啞 ”（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你。
阿门！），亚美尼亚语译文是 “զի քո է արքայուի եւ զօրուի եւ փառք յաւիտեանս ամէն:”、公认文本是

“ὅτι σοῦ ἐστιν ἡ βασιλεία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καὶ ἡ δόξα εἰς τοῦς αἰῶνας ἀμήν”，英文钦定本是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这些都是一致的。格里斯巴赫文本中没有这一

部分，最早的新约希腊语文本与格里斯巴赫文本一样，也没有这一部分。最新的希腊语版本 NA28

中也没有此处。
例文如下 ：

太8:29

CA: Եւ աՀա աղաղակեցին եւ ասեն. Զի՞ կայ մեր եւ քո յū nրդի այ, եկիր տարաժամ տանջել զմե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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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καὶ ἰδού, ἔκραξαν λέγοντες Τί ἡμῖν καὶ σοί, Ἰησοῦ υἱὲ τοῦ θεοῦ; ἠλθες ὧδε πρὸ καιροῦ βασανίσαι 

ἡμᾶς;

KJV:  And, behold, they cried out, saying,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thee, Jesus, thou Son of God? art 

thou come hither to torment us before the time?

GB:  καὶ ἰδού, ἔκραξαν, λέγοντες· Τί ἡμῖν καὶ σοί, υἱὲ τοῦ θεοῦ; ἠλθες ὧδε πρὸ καιροῦ βασανίσαι ἡμᾶς;

 覘見他等大聲而呼謂曰與爾何碍噫　爾神之子豈非爾來于此乎而委曲我等未到期時之先

这里是有两个被邪灵附身的人从墓地里出来向耶稣吼叫的场景。拉沙的汉译文中有对耶稣称呼

的译文 “噫 ”，亚美尼亚译文里有 “յū”的一词，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也都分别是 “Ἰησοῦ”、“Jesus”
的译词。但在格里斯巴赫文本中却无法看到。由此看出，拉沙这一处的译文，有可能是参照了亚美

尼亚语译本或英文钦定本，又因拉沙的母语是亚美尼亚语的考虑，所以此处是基于亚美尼亚语译本

而出的考虑是合理的。

4.2.3. 汉译文与亚美尼亚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一致

至此，已经考察了汉译文与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的一致之处，另外还有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

译文、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这两种占全体的 83%。除此之外，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

译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一致的地方有3节，太16:20、20:22、20:26，只有全体的10%。举例如下 ：

太16:20

CA:＊Յայնժամ սաստեաց աշակերտացն, զի մի՛ ումեք ասասցեն Թէ նա է Քսն:　

TR: τότε διεστείλατο τοῖς μαθηταῖς αὐτοῦ ἵνα μηδενὶ εἴπωσιν ὅτι αὐτός ἐστιν Ἰησοῦς ὁ Χριστός

KJV: Then charged he his disciples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that he was Jesus the Christ.

GB: τότε διεστείλατο τοῖς μαθηταῖς αὐτοῦ, ἵνα μηδενὶ εἴπωσιν, ὅτι αὐτός ἐστιν ὁ Χριστός

 而後他命其弟子爾不可與人說我乃是 唎嗉嘟

这里拉沙的汉译文有 “ 唎嗉嘟 ”（基督）一词。这与亚美尼亚语译本的 “Քսն”和格里斯巴赫文

本的 “ὁ Χριστός”是一致的。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里还加上了 “Ἰησοῦς”和 “Jesus”（耶稣）。拉沙的汉

译文中是没有的。再举一例 ：

太20:22

CA:  Պատասխանի ետ յս եւ ասէ. ոչ գիտէք զինչ խնդրէք. կարէ՞ք ըմպել զբաժակն զոր ես 

ըմպելոցն եմ, կմ զմկրտուին զոր ես մկրտելոցն եմ մկրտել. ասեն ցնա. Կարող եմք:

TR:  ἀποκριθεὶς δὲ ὁ Ἰησοῦς εἶπεν Οὐκ οἴδατε τί αἰτεῖσθε δύνασθε πιεῖν τὸ ποτήριον ὃ ἐγὼ μέλλω πίνειν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ὁ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ῆναι λέγουσιν αὐτῷ Δυνάμεθ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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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V:  But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Ye know not what ye ask. Are ye able to drink of the cup that I shall 

drink of, 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They say unto him, We are 

able.

GB:  ἀποκριθεὶς δὲ ὁ Ἰησοῦς εἶπεν· Οὐκ οἴδατε, τί αἰτεῖσθε. δύνασθε πιεῖν τὸ ποτήριον, ὃ ἐγὼ μέλλω 

πίνειν; λέγουσιν αὐτῷ· Δυνάμεθα.

  噫 荅曰爾不知爾等所問者我所飲之盃爾可飲否他等說于他我等可譬如爾可忍墜下我所以

當忍者

这里拉沙的译文中，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译文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ὁ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ῆναι”
和 “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对应的汉译文没有。这个缺落与亚美尼亚

语译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是一样的。
这些拉沙的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译本、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一致，可以考虑到拉沙应该还是受到

母语的影响，以亚美尼亚语译本为基础的。

4.2.4. 汉译文与希腊语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都不一致

如上所看到的，拉沙的汉译文与希腊语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英文钦定本、1820年版古

代亚美尼亚语译本之间总是有数个重合或个别重合的一致之处，但有一处经文却是上述任何一个文

本中都没有重合的，如下 ：

太20:23

CA: ＊Ասէ ցնս յս. րզբաժակն իմ ըմպիցէք, եւ զմկրտուԹին զոր ես մկրտելոց եմ մկրտիցիք, բայց 

նստուցանել ը աջմէ եւ ը աՀեկէ իմմէ ոչ է իմ տալ, այլ որոց տուելէ ’ի Հօրէ իմմէ:

TR: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Τὸ μὲν ποτήριόν μου πίεσθε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 

Τὸ δὲ καθίσαι ἐκ δεξιῶν μου καὶ ἐξ εὐωνύμων μου οὐκ ἔστι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ἡ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 

τοῦ πατρός μου

KJV:  And he saith unto them, Ye shall drink indeed of my cup,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but to sit on my right hand, and on my left, is not mine to give, but it shall be 

given to them for whom it is prepared of my Father.

GB: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Τὸ μὲν ποτήριόν μου πίεσθε· τὸ δὲ καθίσαι ἐκ δεξιῶν μου καὶ ἐξ εὐωνύμων μου, 

οὐκ ἔστι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ἡ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 τοῦ πατρός μου.

  他說于等爾軰果焉而必飲我盃之物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忍耳苐坐于我之右邊兼左邊

此我則不能賜也我父做 惟他等也

这里亚美尼亚语译文的 “եւ զմկրտուԹին զոր ես մկրտելոց եմ մկրտիցիք”，与公认文本的 “καὶ τ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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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英文钦定本的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译文是一致的，但格里斯巴赫的文本中，没有这一处对应的译文。此处经文的插文属

于圣经文本校对的不确定部分，在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中出现的这段插语，在

最新的希腊语文本NA28版也并没有出现。而且1881年的英文修订版里面也没有，它的底本威斯科

特和霍尔特（Westcott & Hort）希腊文本里也没有这一处插文。
英译文本中，1384年的威克里夫译本（Wycliffe Bible）中虽然没有，但其后的1525-1535年廷代

尔（Tyndale Bible）译本、1535年科弗代尔译本（Coverdale Bible）、1539年的大圣经（Great Bible）、
1560年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1568年的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中却都有此处，1611年

的英文钦定版都受其上版本的影响。
亚美尼亚语版本这一部分的译文与 1698 年的版本相一致，因此 1820 年版的古代亚美尼亚语译

本有关此处的经文大概是基于传统上而存在的。同时，能反映出古老文本的别西大（Peshitta）译本、
英文钦定本和亚美尼亚语译本则都有 “受浸 ”这部分内容的插文。

拉沙的译文中有的这句插文 “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忍耳 ”，与希腊语的公认文本、英文钦

定本、以及亚美尼亚语的 “要受我所受的洗 ”的意思也都不同。太 20:23这节经文在后来拉沙与马士

曼的共同翻译中，是 “ 其謂伊等曰・爾固將飲如我飲之盃・而受如我受之蘸惟准坐于吾右手・吾左

手我弗能賜・獨與伊等吾父所因而備之者。”（下线为作者所填），插入了有关 “受浸 ”的内容。
综合以上的考察，有关这个插入部分的译文，都没有发现与 “受浸 ”以外有关的内容，拉沙译文

究竟是基于何物做了如此的汉译不得而知。从拉沙的汉译文看来，很难想象这是有关 “受浸 ”插文的

误译，只能想他有可能是也参考了其他别的文本或译本。

4.2.5. 从汉译文无法辨别

这个是从拉沙的汉译文来看，无法辨别是基于何处而出的译文。29节经文中只有仅此一节。如

下 ：

太7:14

CA:  Քանզի անձուկ է դուռնն եւ նեղ ճանապարՀն որ տանի ’ի կեանս, եւ սակաւք են որ գտանեն 

զնա:

TR:  ὅτί στενὴ ἡ πύλη καὶ τεθλιμμένη ἡ ὁδὸς ἡ ἀπάγουσα εἰς τὴν ζωήν, καὶ ὀλίγοι εἰσὶν οἱ εὑρίσκοντες 

αὐτήν

KJV:  Because strait is the gate, and 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 and few there be that find 

it.

GB:  τί στενὴ ἡ πύλη καὶ τεθλιμμένη ἡ ὁδὸς ἡ ἀπάγουσα εἰς τὴν ζωήν, καὶ ὀλίγοι εἰσὶν οἱ εὑρίσκοντες 

αὐτήν.

 少者是門也而窄者是道也所以通于命也他等所得之者則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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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亚美尼亚译文的 “Քանզի”与公认文本的 “ὅτί”、英钦定本的 “Because”是一致的，与格里斯巴

赫文本的 “τί”（how）不同。拉沙译文中等同于其的连词也没有看到，很难判断拉沙是基于什么来翻

译的。

5. 结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19 世纪初期在印度所完成的新教最早汉译圣经单卷《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
的汉译者拉沙，有关其本人的经历、如何开始汉译圣经工作的背景得以明确。拉沙是亚美尼亚人基

督徒，出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幼习得汉语，曾任葡萄牙人的汉语翻译。24岁时在加尔各答

做红茶贸易，因茶叶价格暴跌而转行汉语教师。本打算赴职于新将成立的College of Fort William（威

廉堡学院），但因办校规模缩小而被取消预定之职。之后，受雇于宣教士布坎南开始了圣经汉译工

作。其圣经的汉译本马太福音《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底本，是以英文钦定本及亚美尼亚语译本

为主的。虽然拉沙的母语是亚美尼亚语，但以英文钦定本为基准的汉译文却发现有很多。另，有关

太20:23的译文，希腊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别西大译本都没有与其对应内容。本稿

尚未能明确拉沙是基于何种文本或译本作此插文的汉译，由此发现有不同于希腊语文本或亚美尼亚

语译本的其他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希望将此作为今后的课题。
虽然尚有积存下来的课题，但据本稿所考察的内容理出了拉沙《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未解之

处之头绪。今后希望就有关拉沙汉译本的圣经用语、文体等做更进一步详细的研究，以期呈现这部

最早汉译圣经的全貌。
本稿受助于 JSPS科研費19K00570。

注释

1） 参考T. H. Darlow & H. F. Moule 1963的第 181-182页。B.F.B.S.的 1806年报告书的第 77页，推算出拉沙翻译

的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大致完成于1805年3月。
2） 此次前往英国调查时，发现在拉沙译本的首页白纸的地方，有布坎南手写的给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寄语。日期

为 1807年 5月 4日，所在地是加尔各答。Hugh Pearson 1817的第 94页中载有 1807年 1月 23日布坎南所写的

信，其中写道 “I am happy to hear that the first Gospel in Chinese and Shanscrit is ready.”，所以推算拉沙译本的马

太福音是在1807年1月中旬左右完成的。
3） 参考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Thomas T. Skillman. Lexington, K.的第141-144页。
4） 这本寄赠给兰柏宫图书馆的马太福音书，是拉沙本人的手抄本。参考 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r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Lexington, K. 

Thomas T. Skillman.的第13-16页。
5） 当时英格兰教会的坎特伯里大主教（Charles Manners-Sutton，1755-1828）。在职期间是1805-1828年 .兰柏宫

图书馆于1610年，设立在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宫邸内。主要收藏9世纪以后英格兰教会及国教会的

各种文书记录，以及基督教和教会有关的手写本及刊行本。
6） 参考Bruce M. Metzger & Bart D. Ehrman 2005的第149-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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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1835.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的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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